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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分钟后电话再至，刘副书
记等人已经赶到前埔，与谢建南等
镇干部会合，现场局面得到有效控
制。区镇干部劝说开始产生效果，
村民们情绪逐渐稳定，情况向好。

不料几分钟后谢建南打来电话
说该死，出事了。

现场没有出事，晒场上的村民
正在三三两两陆续回家。谢建南等
人都以为大功告成。这时来了辆轿
车，却是市政法委的叶家福副书记
带着两个人闻讯赶到。叶副书记心
细，让谢建南再认真查一查，不要
只看到亮的，忘了暗的。谢建南立
刻让手下干部深入了解一下情况，
这才意外得知当晚村民租用的是五
部大巴，其中四部停在大社这边，
另有一部去大社东头的小社接人，
那是一个自然村，距大社300米，另
有一个村道出口。谢建南傻了眼，
急命手下干部跑步过去察看，发现
该大巴带了一车村民，已经驶离村
子。

蔡波没再批评。
“别慌，有蔡区

长呢。”他说，“你先
把 身 边 事 情 收 拾 清
楚，替我谢谢叶副。”

蔡波的第二手准
备终于派上了用场。

出 山 庄 往 市 区
走，三公里外有一处
公路收费站，这是个
关 键 部 位 。 蔡 波 推
测，一旦现场未能及
时劝阻，上访村民会
走这边这条道路，所
以预先赶到迎宾山庄应急。知道一
车村民已经上路，他立刻把相关人
员派了出去。

他没有估计错。十几分钟后，
交通警察配合区信访办干部在收费
站口拦下了满载上访村民的大巴
车。警察引导司机把车开进山庄，
司机不敢不从。一车人被安顿到迎
宾山庄餐厅，餐厅提供了馒头和豆
浆，均热气腾腾。

信访办主任说，这一顿早餐是
免费招待。蔡区长交代，大家尽管
吃，吃饱了再谈。

蔡波没有出面，只在几十米外
的综合楼上遥控。他给谢建南打了
电话。

“蔡区长把你那些村民请下来吃
早餐了，现在移交，还给你。”他
说，“怎么领回去，谢镇长看着办
吧。”

这时已是天亮。丁秀明给蔡波
打来电话。

“前埔到底怎么啦？”她问，口
气不太好。

蔡波告诉她没事了。半夜三
更，他能处理就处理掉。没必要惊

动书记休息。
“总得说一声啊，”她语带埋

怨，“赵市长打电话问，我一点都
不知道。”

“这么快就传到他那里了？”蔡
波挺吃惊，“他不在呀。”

赵荣昌是从下边县里挂的电
话。他不在市区，陪陈副省长下
乡。蔡波没在第一时间把前埔动态
向赵荣昌报告，因其在外，又是半
夜三更。这都是表面上的理由，更
深原因是蔡波希望在惊动他之前，
情况已经得到控制。这与纯粹的坏
消息让人感觉不同。

“市长交代了，陈副省长明天上
午视察后离开，他明天中午回来，
让我们明天下午到他办公室去。”丁
秀明说。

第二天下午，蔡波按通知要
求，于上班时分赶到市政府大楼。

两人在接待室枯坐了一个多小
时。找赵荣昌的人真多，有市直部

门负责官员，也有下
边县区来的。

叶家福也来了。
他一看轮不上，掉头
要走，蔡波把他喊住。

“ 叶 副 你 急 什
么？”他问。

叶 家 福 说 他 自
己 不 急 ， 替 蔡 区 长
急。

蔡 波 起 身 ， 拉
着叶家福走到走廊尽
头说话。蔡波说昨天
幸好叶家福赶到，帮
助救急补窟窿，否则

今天见赵市长只好如丧考妣。但是
他不免纳闷，当时叶家福动作怎么
会那么快，知道了消息。叶家福说
蔡波夜半动员，又是车辆又是警察
弄出那么大的动静，他这个政法委
副书记要是没听到一点风声，岂不
失职？对前埔不敢马虎。

“你呢？怎么镇里没发现情况，
区长做梦倒梦出来了？”叶家福追
问。

蔡波说他当领导的成功经验不
是做梦，是交女朋友。广交女朋友，
深交女朋友，关键时刻女朋友很管
用。

“注意，我盯着呢。”叶家福警告。
蔡波说他就是要刺激一下叶家

福。老婆死那么久了，一个常志文还
弄不定，领导干部搞男女关系，不可
以这么无能。

叶家福不跟蔡波开这种玩笑，
如其所言“替蔡区长急”，他有事要
跟蔡波说。

“你那个同门找你没有？”他问
蔡波。

蔡波愣了一下，明白
了。 26

“那好办，”李华说，“你这意
思不就是，陈西梨找着了，你就没
心事了吗？那咱给她张罗一个不就
完了？”

“这不合适吧？有点急于卸包袱
的感觉。”

“有什么不合适的，咱跟她熟，
这种特殊关系，还能张罗不好的？
要张罗就张罗一个哪方面都不错
的。”

李华都让步到这样了，王开明
也不好说什么。李华果然就真给陈
西梨介绍对象了，前后共介绍了不
下七八个，陈西梨面上非常配合，
但没一个能见上第二面，就三个
字：“不合适。”

最后，李华也看出来了，陈西
梨这是在跟她玩太极呢，看谁耗得
过谁。

李华在诊所墙上挂了本挂历，
每天拿红签字笔画圈圈，9月20日上
面画了一个最大的圈圈，前面一溜
小圈圈，逐步在向大
圈圈靠拢，就快接轨
了。

9 月 20 日 ， 下
午，李华给王开明打
电话：“晚上回新房
吃饭啊。”

王 开 明 现 在 是
矛盾重重，一方面想
躲着李华，一方面又
怕把李华激怒了，他
早就看出来了，李华
憋着一肚子的火和委
屈，就看能憋到哪天
爆了。

去了新房，李华已经把饭做好
了，一桌子，没开灯，点着蜡烛，
桌子中间摆了一个大蛋糕，王开明
问：“谁生日啊？”

“我。”
“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呢，蛋

糕应该我买。”
“谁买还不是一样，没有你的时

候，我不也是自己给自己过吗，都
习惯了。”

“不对啊，那去年谁给你过的？”
“你啊，就咱吃试婚宴那天。要

不怎么能定那天呢。”
王开明讪讪的：“那天怎么没

告诉我呢。”
“故意的。就想今年告诉你，生

日和试婚纪念日两个日子一起过。”
王开明心里有点酸，李华这么

看重这个日子，是想让他在今年的
这个日子，送给她一个她最想要的
生日礼物。他却给不了。

王开明越想越难过，决定明天
去买个生日礼物，补送一下。

第二天下午下班，王开明拿了
化妆品，坐车去新房，路上给李华
发短信：“我去新房等你。”

去了以后，却看到大门洞开，
里面两个不认识的人，一男一女，
在挨个屋转悠，上看下看的，男的
看王开明一步迈了进来，问：“你
谁啊？不打个招呼就进来了？”

王开明反问：“你谁啊，这是
我家！贼吧？光天化日的，这么大
胆？”

女的也过来了：“你家？这是
我家！我看你倒像贼，”掏出手机
来，“我报警。”

男的拦住女的：“等等，”转向
王开明，“你是不是李华的朋友？”

“是，你怎么知道？你们到底是
谁啊，李华呢？”

“她没告诉你？这房她卖给我们
了，说好今天交房。”

“什么时候的事啊？”
“有一个礼拜了吧。”
“我怎么不知道啊？”
“这你得问李华啊，她不告诉

你，你对我们这么气冲冲的有用
吗？”

“好好，我不对
你气冲冲的，我问李
华。你们别走啊，等
我落实清楚再说。”

结果，拨李华的
手机，停机。拨了好
几遍，都是停机。

男的猜出来了：
“停机了是吧？”

“李华哪去了？”
“咬我啊你？李

华 哪 去 了 我 真 不 知
道，我不认识她，我
们通过中介谈的，我

真是买了这房，不信拿购房合同给
你看，正规合同，公证了。哥们
儿，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故
事，但凭经验，女人这么做，就是
彻底跟你拜拜了，别找了，找也没
用。”

17
陆爱果的妈李苹太会伪装，蒙

骗了所有的人。
陆爱果一回国，李苹就去医院

了，已经确诊甲状腺的问题了，恶
性肿瘤，一个人在医院里挨的刀，
她要与别人结婚是没影的事，拿来
骗陆爱果回国的。

李苹这手术虽说不是什么大手
术，也算是进了一趟鬼门关了，又
过了几个月，李苹给陆洋发了封电
子邮件。李苹说：“事实证明，我
不是一个勇敢和坚定的人。我需要
你和孩子。”

陆洋眼圈湿了。
春节前夕，陆洋和陈西梨离了

婚。是陈西梨提出来的。春节前
夕，陆洋买了机票，和陆爱
果一起，陆爱果问：“咱们
干什么去呀？” 27

连连 载载

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所谓“根”，
笼统地说，是故乡；具体地说，则是户
口、住房，以及赖以生存的工作和亲戚
朋友构成的社会关系网。而人一旦离
开生存多年的故乡，若非正常调动或
升迁，确如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木，彻
底脱离了使其赖以生存的土壤。我十
多年前来北京，对此有深切的感受，可
谓除了自己的知识与才能之外，于一
夜之间，将所拥有的一切抛于千里之
外——我成了一棵无根之树。当然，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在北京一无房
子、二无户口、三无工作单位的我，自
然要戴上“北漂”的帽子。千百万远离
家乡上北京、下广州、去上海闯世界的
人，被统称为“北漂”、“南漂”，一个

“漂”字，形象地表明了他们都是无
“根”之人。

然而，我来北京数年后，对人之所
谓“根”，有了新的认识：一个人“根”在
何处，应从两方面看，一是具体的，即
故乡、户口、住房与工作单位等；二是
无形的，如精神上的自在、对生活之地
的喜爱、对事业发展的有利之处以及
逐步建立的社会关系等。从前者看，
我当然是个“北漂”，但从后者看，我觉
得自己根在北京。这种认识，是我
2004 年离开北京，到南京和家乡凤阳
居住后，通过对比而产生的。

我原来的户口和工作单位在安徽
凤阳，2002年，我在南京的浦口区买了
一套四居室住房，并按照当地购房可
迁户口的政策，把户口迁了去。2004

年，我又买下本属公房的凤阳旧居。
若按外在条件来看，我的“根”之所在，
是凤阳或南京。但是，我在北京生活
六年之后，再到南京和凤阳各生活了
一段时间，便发现我犯了一个大错
误。我在南京，除家人之外，无一朋
友，出门两眼一抹黑，打电话十之有九
是长途，因为我的朋友都在数百里乃
至千里之外。房子与户口，并不能排
遣我的孤独。我开始怀念北京的生活
环境、文化氛围和那些经常相聚的文
友。我开始后悔自己在南京定居的决
定，一年之后，我便迁往凤阳。因为我
觉得那里毕竟是我的家乡，且有一些
朋友。但是，等我回到家乡才发现，我
仍无法找回在北京的感觉。我就像一
个通过浴血拼杀占领了广阔阵地的部
队，重新退回原来的据点，那个据点虽
然很稳固，很有安全感，但与我曾经占
领的广阔阵地相比，显得狭小局促。
未去北京之前，我曾习惯于县城生活
的安闲舒适，有了在北京六年的生活
体验，我感到自己已不适应家乡的生
活，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失去了许
多宝贵的东西，如文化氛围，如快乐的
交往，如工作的便利，如尊重知识的社
会环境……于是，我与 2006 年毅然重
返北京。几年时间，北京的房价已经
飞涨，我已无力再次购房，只有租房居
住，每年万余元房租，只当做为隐居都
市，为心灵的自在而应付出的开支。

许多“北漂”、“南漂”，恐怕也有与
我同样的感受。成功人士且不论，许

多人尚未成功，乃至遭遇失败，仍不愿
回到“根”之所在的故乡，而继续“漂”
在他们所在的城市，是因为他们已经
在那里扎下了精神之根、事业之根及
社会关系之根。

有人这样描写蒲公英：“花开过
后，种子上的白色冠毛结为一个个绒
球，随风摇曳。种子成熟后，随风飘到
新的地方安家落户，孕育新的花朵
……它是那么不起眼，但却依然不忘
带着美好的愿望在空中自由地飞翔。”
我曾想，人犹如蒲公英的种子，因为种

种偶然或必然的机遇而迁徙某地，在
那里谋生或寻求事业的发展，然后便
在那里安家落户，生儿育女。所不同
的是，蒲公英的种子，是随风飘荡，落
地即生，而人离开家乡，到他乡“扎
根”，大多是有判断、有选择的。

现代社会，人们心之所系的“根”，
已不应是几千年农业文明社会中的故
乡，或是房子、户口之类，所谓“此心安
处是吾乡”，适合自己生存发展，使自
己可以安放心灵之地，才是我们的

“根”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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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在何处
梅桑榆

一个人的饮食习惯变幻
莫测，非常奇怪。有阵子我
不能吃茄子，一吃就呕吐，胃
里翻江倒海；有阵子我不能
吃黄瓜，一吃就泛酸水；有阵
子我不能喝椰汁……

或许食物如文字，口腹
是字典，哪怕字典再厚，总也
收录不全。

但幸好，人的习性会慢
慢改变，记得初来中原，我不
吃胡辣汤。糊塌塌的，看上
去腌臜得很，岂料喝罢几次
之后，却渐渐喜欢了。

本土风情，作为饮食习
惯中的世界观与地方性，是
极其狭窄的。西藏的青稞
面，北京的豆汁和驴打滚，内
蒙古的哈达饼，广东的肉粥，
对某些中国人而言，就是异
域风情了。

胡辣汤成色灰褐，回味
的颜色也是过去式的，像锈
迹斑斑的青铜器，或者高古
奇崛的老家具，所以我说喝
胡辣汤是非常怀旧的。当你
觉得它有往日的况味时，就
尤其适合在清晨来上一碗
了。喝一口，再喝一口，趁热
才有味，各种辣味串在一起，
额头沁出细密的汗。

在巷深处的小吃店，找

一张靠墙的桌子坐下。除了晃
动的各色衣服，眼底几乎只有黑
与白了，像老电影一样。

在老电影黑白的调子里
喝着胡辣汤，有阳光的碎片
穿过木窗，光影斑驳。手中
的粗瓷大碗，有不可言说的
沧桑与世俗，东张西望地遐
想，脑海中浮现这样的镜头。

古城墙边上的客栈，酒
旗飘飘，一匹棕红色的骏马
远远跑来，铁蹄清脆地磕碰
着石板路。不多时，只听得
嘶的一声，那马立住了，铜铃
乱撞，马上的汉子翻身而下，
高声对店小二说：来碗胡辣
汤……

喝胡辣汤，就油条、菜角
或者糖糕，这是我的习惯。
伊五次三番地提醒：油炸食
品，有害健康！我不能说她
在煞风景，美食与健康是个
问 题 ，常 常 是 鱼 和 熊 掌 不
可兼得。所以美食更多的是
一个人的习惯，有时候很难
与他人沟通。

我在习惯之外，喜欢在
胡辣汤里加豆腐脑若干。斯
时，只见碗内灰白相间，浓淡
共济，像中年的感觉。豆腐
脑的细腻、清淡与胡辣汤的
黏稠、酸辣交替，一会秋风萧

瑟，一会春意迷离，一会深沉
似井，一会浅显如溪，在嘴里
是别有洞天的享受。

据说胡辣汤是逍遥镇的
好，就像烧鸡是道口的妙。
有多年功底？有不二秘笈？
大概是吧，中国的餐饮行当
总有其独门绝学。

我曾骑车跑遍了半个城
市，专吃逍遥镇的胡辣汤。
很多店面都打着“逍遥镇”的
招牌，即便从“拘谨乡”来的，
亦是如此。搞得人都懒得寻
食问路了，反正楼底那家小
店的胡辣汤很地道。每天上
班前，吃一碗，上好的羊肉、
羊骨、牛肉、牛骨在高温下生
成的浓香，久闻不厌。入嘴
有肉之嫩，菜之鲜，面之绵，
回味隽永。尤其是它的辣，
绵而不燥，缓缓入喉，令人胃
口大开。待腹中生暖，阳气
上升，微汗轻发，只觉脑醒、
心静、身轻。

前些时和一文史专家闲
聊，才知道胡辣汤大有来头，
和宫廷有关，历史可推至北
宋年间。不过对此我兴趣不
大，美食靠口感说话，不分商
周上周，不论宫廷农民。

只是楼下那家小吃店搬
走了，装修成了按摩院。昨
天清晨散步，见一妇人在里
面挤眉弄眼，花枝乱颤。遥
远的巷口，传来雄壮的鸡鸣
声，在春风里，心头也不禁久
久惆怅……

我到底做了故乡的叛
徒。

邙山，亦称邙岭，位于郑州市西北
隅，西起石珍河和云罗山以东，东至京
广铁路，东西长约 100 公里，郑州境内
长60公里。为什么别称“邙岭”呢？据

《郑州大辞典》记载，民间神话传说有
二。

传 说
一，古时候，
中原境内住
有 兄 妹 二
人，哥哥叫
邙岭，18岁，

为人纯朴憨厚。妹妹叫洛水，16岁，活
泼伶俐。有一天，他兄妹按照母亲的
吩咐，和从昆仑山来的黄龙一路到太
阳的家乡——东海姥姥家探亲。一路
上你追我赶，当走到巩县站街的北边
时，邙岭走不动了，便停下来歇息，妹

妹却跨上黄龙宽大的脊背继续往东海
奔去。哥哥不见妹妹，觉得丢失了妹
妹难向母亲交代，便大声疾呼妹妹，找
不到妹妹哥哥悲痛烦躁，就变成一座
大山，纵卧在中原腹地，人们称之为

“邙山”，也称“邙岭”。后来妹妹不见
哥哥，和黄龙一道往回找，见哥哥变成
了一座山，黄龙醒悟变成一条大河，守
护在邙岭的身边，就是黄河。妹妹也
变成了一条河，人们叫她“洛河”，洛水
跨黄龙背上的地方就是洛河汇入黄河
的地方，人们称之为“洛口”。

传说二，古时候西海中有一条修
炼万年的大蟒，听说玉皇大帝下界巡
视，就前来讨封，玉帝不允，大蟒恼羞
成怒便窜入一条大河中兴风作浪，经
常祸及两岸，百姓苦不堪言。到禹王
时期，大禹率众治水，发现一巨蟒在河
中作怪，便挥剑与大蟒交战七天七夜，
终于斩杀恶蟒，为民除害。蟒血流进
大河，把河水都染浑浊了，就成了黄
河，蟒身百里变成蟒形山岭，人们称之
为“邙（蟒）山”，又叫它“邙岭”。

读朋友的《花香弥漫的日子》一文，
不禁勾起我的一件往事来。

那时候，我还是一名捉襟见肘的
“蓝领”，不知出于何种心情，每每途经
花房或路边花摊，心里总会生出一点迟疑：
多好看的花儿呀，我是否该选一盆抱回家，
让家人也感受这美好的景致呢？

直到一个深秋的黄昏，下班途中我
又鬼使神差踅进一家新开的花店，在角
落里看到一大蓬清新朴素的碎花，就再
也不忍离去了。

那是一盆长着白色瓣儿和黄色花
蕊的不知名的花儿，纤细的花枝下裹着
几丛翠绿的叶子，无数的花蕾集结枝
头，疏散开来犹如繁星点点。那轻盈的
感觉犹如初春江南山中的薄岚或深秋

向 晚 的 一 袭 轻
雾，轻轻吹口气，
它 就 会 颤 动 起
来。这是什么花
呢？她让我想起
山野晴空下的凄

凄芳草，想起三两个相交如水的挚友，
想起祖母穿过的斜襟蓝印花布衫，还想
起父亲送我的那本业已破旧了的线装
本《唐诗宋词编选》……

于是，我不再犹豫——以一个月
的奖金买下这盆不知名儿的碎花。当
我兴冲冲抱着它回到我的简陋的家，小
屋立马蓬荜生辉，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女
儿的欣喜之情自不待言。从此，这盆

“无名花”就成了我一家三口的“宠
物”……

这都是30年前的事情了！
今年元旦整理旧书报，无意间从一

本旧《诗刊》里抖落一张照片，拾起一
看,竟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市郊一
家工厂当工人时拍下的生活照：我抱着

一岁的女儿，身边有一盆花——仔细一
看，正是我买回家的那盆不知名的碎花
——正是这张失而复得的照片引发了
我上述的回忆！捏着照片我很有一种
莫名的激动。我终于慢慢想起：当时彩
色胶卷和彩扩业刚刚引进内地，拥有一
张彩照很难得，这张照片好像还是请厂
里的宣传干事特意来家拍摄的。扩印
出来后自是高兴得很，大家争相传看
——后来不知怎么却不翼而飞了，为此
我还一直耿耿于怀——今天才揭开谜
底：大概是因为珍贵，我将它藏于这本
钟爱的杂志里了！

一张30年前的老照片，引起我对一
盆“无名花”和那段岁月的追忆与遐
思。今天我终于得知，那盆碎花名叫

“满天星”。如今我家阳台和客厅乃至
书房、卧室、洗手间都摆有各种花卉，春
兰秋菊、山石盆景无所不有，有的还是
所谓名贵珍品，可谓“满室芳草绿，一片
桃李香”，但是，我却再也找不到当年那
种梦绕情牵的感觉和情致了……

今年是虎年。在中原民
间，人们对虎的喜爱已久，且
关于虎的习俗也很多。究其
缘由，可知民间虎文化意蕴首
先源自虎的自然属性，虎为山
林中的猛兽，被称为“百兽之
王”或“百兽之长”。虎的威武
和勇猛为人们所羡慕，故常被
用来象征和比喻诸多的人和
事。如“虎将”喻之英勇善战
之士；“虎子”喻为少年雄健奋
发；“虎士”、“虎夫”喻为英雄
好汉。民间百姓称少年儿女

为“虎娃”、“虎妞”，喻其结实
粗壮。

民间视虎为神兽，借它的
威武和庄严来镇祟辟邪和保
佑安宁，由此在民间又创作和
制造了大量以虎为主体或借
喻 虎 的 艺 术 品 和 工 艺 装 饰
品。早年，在民间常见的是多
把虎的形态制作成如给小儿
穿的虎头鞋、戴的虎头帽，睡
的 虎 枕 头 和 众 多 的 虎 玩 具
等。这些制品其形象威武逼
真，又笨拙可爱，希冀于孩子
长得虎头虎脑、健康活泼。从
而又将其视为儿童的保护神，
多加崇拜和敬仰，为虎立庙者
各地都有。民间借虎辟邪较
为显现的用场，是在端午节戴
艾虎的习俗。艾虎是用艾叶
剪成或艾蒿编成的虎形，戴在

头上或挂在门上。端午节在
小儿额头上用雄黄酒画“王”
字的习俗，其寓意也在于借虎
来祛瘟禳毒。

民间有个关于虎的故事，
说一个进京赴考的崔生，夜宿
卧虎寺。月影下见一只虎跃
入寺中，蜕下虎皮变成一美貌
女子，愿与崔生结为夫妻。崔
生假意应下，随到室外找到虎
皮将其扔到井中。第二天，女
子找不到虎皮不能还原，只得
随崔生而去。崔生赴考金榜

题名，被授以官职赴任。几年
后，崔生离任又经卧虎寺时，
心想，夫人已随己六年，且生
有两个儿子，不会再有什么异
心，便将虎皮从井中捞出。谁
知那妇人将虎皮披在身上，立
刻化作虎形，大吼一声转眼不
见了。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世
人的威风都是靠着一张“皮”，
没有了“皮”就是最普通的
人。所以，有些弄权的人总是
想着“与虎谋皮”，没了皮，虎
不成虎，人若谋到了“皮”也将
变成了“虎”。因此，某些当权
者不忘“虎威”，占山头为王
者，也不忘坐在虎皮椅上。

崇虎者多，贬虎的事也
有，比方“老虎跟着猫学艺”的
儿歌，说的就是一个忘恩负义
的老虎。

虎的民俗文化
连德林

胡辣汤胡辣汤
胡竹峰

一盆碎花
马承钧

邙山的传说
朱永忠


